
閃爍與游移的視點──
評陳建榮個展「Finders Keepers」
Flickering and Shifting Viewpoints: On Chen 
Chien-Jung’s “Finders Keepers”

對於陳建榮「Finders Keepers」個展的初次印象，看到了各種類型的設計圖，包
含位置指引圖、建築設計圖、機械操作說明圖、玩具構造圖，這些圖都指涉了

一種精準的科學態度，一開始以為陳建榮對這種精準的圖說有興趣（現在這些圖

幾乎都以電腦儀器取代手繪製作），然而再進一步觀看作品，發現作品連結了許

多不同的面向，在此主要提出三個引領我去觀看與感知的面向。

《Landscape 143》裡有一組像飛在空中的房子。仔細看位於畫面下方的複製
印刷影像，原來這是近一百年前抽象藝術其中一位創始者馬勒維奇（Kazi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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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143》，2020，壓克力顏料、綜合媒材、畫
布，91×65 cm；右圖為《Landscape 143》畫面下方的
局部放大

1 王聖閎，〈那張壁紙是永遠跨不過的海：廖祈羽的個展「河不停流」〉，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

金會「ARTalks」網站。網址：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wsh/2017093007

歌詞道出主角對母親的深長思念，更透過月亮的意象，呼應母子身處異地，卻

凝望相同景色的冥冥牽連。此幕的鏡頭最後定格在母親的背影，跳接至下一幕

以實景拍攝的湖光水色，被翠綠群山環繞的母親依舊背對鏡頭，我們再也看不

見她的臉龐，只聽見她吟哦不知名的方言古調，好似用音樂回應上一幕兒子的

傾訴衷情，最後，兩台攝影機緩緩搖攝，母親消失在景框邊緣，原本如鏡像斷

裂的雙頻道畫面，拼接成綿延的景色。

此幕結局，或許是廖祈羽錄像系列最動人的時刻，蟲鳴鳥叫、遠山雲影、雷聲

低嗚，令人聯想侯孝賢《戀戀風塵》的經典結尾，觀者眼前的影像，褪去先前

的俗麗與矯飾，掙脫巨大媒介的桎梏，也不再以詩化的語言解釋劇情，僅以歌

聲牽動情緒餘韻，迎向現實的開闊與自由，為這場哀豔而神秘的旅程，覓得安

放靈魂的所在。

《生生》，2021，動力裝置，馬
達、不鏽鋼、仿真皮草、電

源供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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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vich）的作品，上面寫著「給地球人居住的未來房子」。所以這件作品是陳
建榮重新詮釋馬勒維奇的作品。從這個起點開始對陳建榮的作品產生一種新的連

結，介於寫實與抽象、空間與平面的繪畫探險，也是一種感知經驗的探險。

我們可以遙想當時馬勒維奇對繪畫的熱情，某種新的感知催促他創造新的繪畫。

20世紀初人類科技發明的躍進，新的視野與速度使藝術家無法單純地用過去的方

式繪畫，馬勒維奇去除了形象的重量，提升到宇宙般的高度 ，將整個世界看成
一種建築系統，繪畫不再是再現式的景象，而是還原到純粹的造形，讓繪畫擁有

自身獨立的語彙。由於馬勒維奇對世界的感知改變，促使他用新的思維進入繪畫

的空間，一種非水平線、人類的視域，而是一種空中的、超越人類的視域。這

件在馬勒維奇原本是一張鉛筆稿，並且建築是許多大小不等的長條形方塊組成，

陳建榮讓它變成一組飛在空中的房子，它的造型也像北美館的建築造型，這張畫

放在北美館有一種對話性，作品跟藝術史與現場場域進行對話。

 不同於馬勒維奇，陳建榮的建築系統讓我看到的是一層又一層的幻象，許多曖昧
與矛盾的情形被他精心地構造，一種介於圖說╱寫實、繪畫╱草稿（已完成╱未

完成），甚至從平面到穿透性的深度空間，最後又到平面性的多層次空間幻象。

《Landscape 135》描繪看似植栽溫室或工廠的內部空間，但中間的畫面卻有一個
邊框，暗示中間的景象是平面的，畫面的光線與屋頂都恰巧跟邊框以外的空間相

關，它的邊框暗示了可能是一張「畫」被吊掛在某個房子的裡面（或者是一面鏡

子反映另一邊景象，但這個的可能性很低，因為並沒有出現站在這件平面前的畫

家樣貌）。當我以為藝術家其實是畫植栽溫室或工廠的內部空間時，又看到畫面

有不一樣的線索，整張最外側的邊框，發現有類似折線的痕跡，暗示這是一張曾

經被摺過的畫，所以整張畫面又回到是一張平面的狀態。在觀看的過程中，不

停地被陳建榮搞混我的視覺，作品不斷地喚起各種觀看經驗，同時存在既是平面 又是有深度的空間感，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繪畫中發生了。畫家精心思考畫的內

部與外部各種會發生的狀況，例如這件作品是兩張畫布合併組成，一定會有不能

避免的黑線（隙縫）在畫作中產生，以往為了欣賞作品，時常將那條線當作不存

在。陳建榮很巧妙地用對稱的摺線去合理化中間的隙縫，讓摺線的幻覺變成與真

實產生聯繫。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致力開發繪畫中視覺的訝異感與趣味，
他的《人類的狀況》（�e Human Condition）系列作品是表現畫、窗戶與窗外
景色的奇異景象。如果說詩喚起了我們對世界一種奇異的、打破或震撼習以為

常的感知，而繪畫的詩意，從馬格利特或陳建榮的矛盾與曖昧的安排下，喚起了

一種奇異的感知經驗，這種奇異的感知是不停地讓視覺來回並介於繪畫、現象之

間。有時是一種頓時的乍現，有時是一種緩慢的、無法理解的遲延。

從陳建榮之前的 Landscape系列，可以看出作品裡的各種場景與現實空間無關 ，
建築設計圖的穿透性似乎拉開了藝術家的想像，一種介於秩序與無序、繁雜與簡

化、精準與隨意的並置，陳建榮精彩地開展許多奇妙的繪畫空間或新的視域，隨

意的線條與大膽的色彩，感到一種暢快與自由感。

《Landscape 135》，2018，壓克
力顏料、綜合媒材、畫布，

162×260 cm

陳建榮「Finders Keepers」的
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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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vich）的作品，上面寫著「給地球人居住的未來房子」。所以這件作品是陳
建榮重新詮釋馬勒維奇的作品。從這個起點開始對陳建榮的作品產生一種新的連

結，介於寫實與抽象、空間與平面的繪畫探險，也是一種感知經驗的探險。

我們可以遙想當時馬勒維奇對繪畫的熱情，某種新的感知催促他創造新的繪畫。

20世紀初人類科技發明的躍進，新的視野與速度使藝術家無法單純地用過去的方

式繪畫，馬勒維奇去除了形象的重量，提升到宇宙般的高度 ，將整個世界看成
一種建築系統，繪畫不再是再現式的景象，而是還原到純粹的造形，讓繪畫擁有

自身獨立的語彙。由於馬勒維奇對世界的感知改變，促使他用新的思維進入繪畫

的空間，一種非水平線、人類的視域，而是一種空中的、超越人類的視域。這

件在馬勒維奇原本是一張鉛筆稿，並且建築是許多大小不等的長條形方塊組成，

陳建榮讓它變成一組飛在空中的房子，它的造型也像北美館的建築造型，這張畫

放在北美館有一種對話性，作品跟藝術史與現場場域進行對話。

 不同於馬勒維奇，陳建榮的建築系統讓我看到的是一層又一層的幻象，許多曖昧
與矛盾的情形被他精心地構造，一種介於圖說╱寫實、繪畫╱草稿（已完成╱未

完成），甚至從平面到穿透性的深度空間，最後又到平面性的多層次空間幻象。

《Landscape 135》描繪看似植栽溫室或工廠的內部空間，但中間的畫面卻有一個
邊框，暗示中間的景象是平面的，畫面的光線與屋頂都恰巧跟邊框以外的空間相

關，它的邊框暗示了可能是一張「畫」被吊掛在某個房子的裡面（或者是一面鏡

子反映另一邊景象，但這個的可能性很低，因為並沒有出現站在這件平面前的畫

家樣貌）。當我以為藝術家其實是畫植栽溫室或工廠的內部空間時，又看到畫面

有不一樣的線索，整張最外側的邊框，發現有類似折線的痕跡，暗示這是一張曾

經被摺過的畫，所以整張畫面又回到是一張平面的狀態。在觀看的過程中，不

停地被陳建榮搞混我的視覺，作品不斷地喚起各種觀看經驗，同時存在既是平面 又是有深度的空間感，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繪畫中發生了。畫家精心思考畫的內

部與外部各種會發生的狀況，例如這件作品是兩張畫布合併組成，一定會有不能

避免的黑線（隙縫）在畫作中產生，以往為了欣賞作品，時常將那條線當作不存

在。陳建榮很巧妙地用對稱的摺線去合理化中間的隙縫，讓摺線的幻覺變成與真

實產生聯繫。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致力開發繪畫中視覺的訝異感與趣味，
他的《人類的狀況》（�e Human Condition）系列作品是表現畫、窗戶與窗外
景色的奇異景象。如果說詩喚起了我們對世界一種奇異的、打破或震撼習以為

常的感知，而繪畫的詩意，從馬格利特或陳建榮的矛盾與曖昧的安排下，喚起了

一種奇異的感知經驗，這種奇異的感知是不停地讓視覺來回並介於繪畫、現象之

間。有時是一種頓時的乍現，有時是一種緩慢的、無法理解的遲延。

從陳建榮之前的 Landscape系列，可以看出作品裡的各種場景與現實空間無關 ，
建築設計圖的穿透性似乎拉開了藝術家的想像，一種介於秩序與無序、繁雜與簡

化、精準與隨意的並置，陳建榮精彩地開展許多奇妙的繪畫空間或新的視域，隨

意的線條與大膽的色彩，感到一種暢快與自由感。

《Landscape 135》，2018，壓克
力顏料、綜合媒材、畫布，

162×260 cm

陳建榮「Finders Keepers」的
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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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展覽名稱是 Finders Keepers，通常指的是小孩子撿到什麼，就會認為這是屬
於他的。在陳建榮的作品裡，常看到許多看似拼貼的繪畫效果，例如一張有景象

的圖或照片被貼在畫面上、隨意在紙張剪下的造形與被剪下的造形、繪畫過程中

產生的不規則剩餘物（像紙膠帶或乾掉的顏料撕下的殘留物），這些物件都是讓

藝術家思考如何表現畫面的各種空間感與造形對話。然而這個展名讓我聯想到蘋

果電腦的桌面系統 Finder，它是使用者最先接觸到的程式，呈現整個作業系統的
主要視覺風格，將各種類型的檔案呈現在虛擬的桌面。由於我們時常使用，所以

幾乎感受不到這種介面。陳建榮的每張畫的邊緣幾乎都畫有邊框，而且部分作品

不只是一個介面，時常有許多的框、線，暗示不同的介面的結合或覆蓋或浮現，

雖然陳建榮的畫都是模仿物質性的效果（例如剪出一個洞或是貼上一片東西），

但是整個畫面留下不穩定的筆觸與各種痕跡，給人一種不同的速度感以及資訊爆

炸的感受，例如《Landscape 134》、《Landscape 140》。如果我靠近《Landscape 
140》的畫面，會感知到一種混亂與不確定，彷彿從身體內部爆裂開來的景象。

對馬勒維奇來說，繪畫空間是純粹無暇的零度空間，就像宇宙般地永恆，這也

顯現他們內在精神是認同自古希臘哲學所推崇的精神性，藉由幾何圖形表現秩序

感，其中的時間感是靜止的。陳建榮作品的空間感是躁動的，無人的景象、外

框、貼紙碎片暗示它是一個被操作的介面，召喚一種不確定感。讓你去感知並

走進他的空間暗示。陳建榮所召喚的不確定感，似乎是在觀看一個被存放（或

遺忘？）很久的紙張被攤開來的時刻。這種時刻讓我想起發現被存放很久的照片

或過去珍視的物件，那一瞬間有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感受，我既是在過去又是在現

在，我既是在那又不在那，一種無法肯定的感受。所以陳建榮的作品不是再現某

個場景，而是召喚一種感知或情感經驗。這種感知經驗很多元，可能是藝術史或

美學的感知，也有可能是吸引他的物件，投注對此物件的情感，例如畫飛機等玩

具的作品，陳建榮不是單純的畫玩具外面的樣子，而是它的內部圖說，喚起一種

操作經驗，童年時研究與想像它種種的可能性，藉由遊戲的過程：拆解與重組讓

我對結構有新的啟發與認識。玩具也開啟了我對世界新的想像，玩具具有各種的

可能性，具有一種魔幻性。

另外作品喚起的感知經驗，也有可能是藝術家的內在書寫的空間化，因為作品不

是呈現一種秩序空間，在陳建榮的繪畫裡，看起來是不停地竄動或變化的空間，

似乎在不停地質疑視覺經驗，也不停在校對自身存在位置。現代社會充斥大量與

快速的訊息，其實我們的身體一直不停受到各種訊息的影響與刺激，不同時代的

地景或室內空間的繪畫，都可以感受畫者所處的空間感、節奏性以及存在狀態。

繪畫在這個時代面臨的影響不只是物質的掌握與了解，還有電子媒體、交通與機

械速度對身體的影響，因為你不再像過去可以全然做自己，自己可以擁有所有的

時間。我們已習慣同時做許多事情，拼貼、多視窗的畫面，對事物的不確定感

等，陳建榮繪出我們所處這個時代一種閃爍、不安的存在感。

左圖─

《Landscape 134》，2018，壓克
力顏料、綜合媒材、畫布，

170×362 cm

介
面
與
速
度

喚
起
內
在
經
驗 《Landscape 140》，2019，壓克

力顏料、綜合媒材、畫布，

13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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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展覽名稱是 Finders Keepers，通常指的是小孩子撿到什麼，就會認為這是屬
於他的。在陳建榮的作品裡，常看到許多看似拼貼的繪畫效果，例如一張有景象

的圖或照片被貼在畫面上、隨意在紙張剪下的造形與被剪下的造形、繪畫過程中

產生的不規則剩餘物（像紙膠帶或乾掉的顏料撕下的殘留物），這些物件都是讓

藝術家思考如何表現畫面的各種空間感與造形對話。然而這個展名讓我聯想到蘋

果電腦的桌面系統 Finder，它是使用者最先接觸到的程式，呈現整個作業系統的
主要視覺風格，將各種類型的檔案呈現在虛擬的桌面。由於我們時常使用，所以

幾乎感受不到這種介面。陳建榮的每張畫的邊緣幾乎都畫有邊框，而且部分作品

不只是一個介面，時常有許多的框、線，暗示不同的介面的結合或覆蓋或浮現，

雖然陳建榮的畫都是模仿物質性的效果（例如剪出一個洞或是貼上一片東西），

但是整個畫面留下不穩定的筆觸與各種痕跡，給人一種不同的速度感以及資訊爆

炸的感受，例如《Landscape 134》、《Landscape 140》。如果我靠近《Landscape 
140》的畫面，會感知到一種混亂與不確定，彷彿從身體內部爆裂開來的景象。

對馬勒維奇來說，繪畫空間是純粹無暇的零度空間，就像宇宙般地永恆，這也

顯現他們內在精神是認同自古希臘哲學所推崇的精神性，藉由幾何圖形表現秩序

感，其中的時間感是靜止的。陳建榮作品的空間感是躁動的，無人的景象、外

框、貼紙碎片暗示它是一個被操作的介面，召喚一種不確定感。讓你去感知並

走進他的空間暗示。陳建榮所召喚的不確定感，似乎是在觀看一個被存放（或

遺忘？）很久的紙張被攤開來的時刻。這種時刻讓我想起發現被存放很久的照片

或過去珍視的物件，那一瞬間有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感受，我既是在過去又是在現

在，我既是在那又不在那，一種無法肯定的感受。所以陳建榮的作品不是再現某

個場景，而是召喚一種感知或情感經驗。這種感知經驗很多元，可能是藝術史或

美學的感知，也有可能是吸引他的物件，投注對此物件的情感，例如畫飛機等玩

具的作品，陳建榮不是單純的畫玩具外面的樣子，而是它的內部圖說，喚起一種

操作經驗，童年時研究與想像它種種的可能性，藉由遊戲的過程：拆解與重組讓

我對結構有新的啟發與認識。玩具也開啟了我對世界新的想像，玩具具有各種的

可能性，具有一種魔幻性。

另外作品喚起的感知經驗，也有可能是藝術家的內在書寫的空間化，因為作品不

是呈現一種秩序空間，在陳建榮的繪畫裡，看起來是不停地竄動或變化的空間，

似乎在不停地質疑視覺經驗，也不停在校對自身存在位置。現代社會充斥大量與

快速的訊息，其實我們的身體一直不停受到各種訊息的影響與刺激，不同時代的

地景或室內空間的繪畫，都可以感受畫者所處的空間感、節奏性以及存在狀態。

繪畫在這個時代面臨的影響不只是物質的掌握與了解，還有電子媒體、交通與機

械速度對身體的影響，因為你不再像過去可以全然做自己，自己可以擁有所有的

時間。我們已習慣同時做許多事情，拼貼、多視窗的畫面，對事物的不確定感

等，陳建榮繪出我們所處這個時代一種閃爍、不安的存在感。

左圖─

《Landscape 134》，2018，壓克
力顏料、綜合媒材、畫布，

170×36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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